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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2008年北京奧運會稱為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亮相舞會，為中國提供一個舞臺，讓它重新得到「世界強國之一」的稱號。但實際上，對於一個已真正找回全球重量級影響力的國家而言，奧運會只不過提供了一種高規格的政治風光。
經過近30年的持續經濟增長以及連續5年兩位數的產出增幅，中國已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發動機，還即將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國。
為了吸納每年數以百萬計流入城市的農村人口，中國進行了城市改造和新城市的建設，這轉化為對資源的巨大需求，推高了銅、鎳和鐵礦石等大宗商品的全球價格。
此外，中國正在全球資源的管理及所有權方面提出自己的主張，在中亞、澳大利亞和非洲地區（這里引起的爭議最大）締結協議。在非洲，中國各開發銀行發放的特惠貸款為國有企業提供了支援。
中國的科技、電信和造船行業正努力在國際舞臺上開展競爭。它們正為增強本土軍力奠定基礎，使其不僅具備對臺灣實施決定性攻擊的能力，並最終依靠大洋海軍，在東南亞及印度洋地區投射武力。
儘管數十年來，中國消費增速一直低於投資和出口，但中國已成為很多跨國公司最有希望的新興市場。這些公司包括了從汽車製造商到速食企業和工業產品供應商的各類企業。
中國的轉變得到了不懈而且基本上高效的外交努力的支援，中國歡迎國際組織和全球跨國公司，即便它是為了本國利益而利用它們。
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常任理事國，確保了中國成為美國一個不可或缺（如果不總是那麼積極）的合作夥伴，幫忙向朝鮮和（在較小程度上）緬甸傳達資訊，並謹慎地與西方國家合作解決伊朗等問題。同時，中國一直願意大力維護其在非洲等地的利益。儘管許多西方政府和維權活躍人士的指責聲日益高漲，中國仍與蘇丹和辛巴威政權保持友好。
美國和歐洲商界對中國政府的批評之聲相對較弱，主要原因在於在華跨國公司的巨額投資，以及它們對中國市場的增長預期。但高速經濟增長的負面因素，也讓中國創造了其他不那麼令人豔羨的紀錄。儘管中國的經濟規模僅為美國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但中國今年將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2000年以來，資本及能源密集型行業的投資飆升。
在整個中國範圍內，經濟疾速增長的代價都十分明顯，城市空氣污染嚴重，工廠廢棄物破壞了農田與河流。此外，中國人並未平等地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成果。亞洲開發銀行(ADB)最近的一份研究顯示，如今，中國的「不平等」程度比美國和俄羅斯還要嚴重。對於一個自稱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家而言，這是一項令人難堪的「成就」，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將其視為一個重大政治問題。
連一些被視為表明實力的資料，也正日益成為疲弱的跡象，並成為政府背上的重擔。例如中國日益擴大的外匯儲備，截至今年8月底，中國的外匯儲備已達1.4萬億美元。
中國決定嚴格控制人民幣匯率，這意味著它在外匯儲備水準上沒有選擇的餘地。央行不得不購買流入中國的美元，以保持人民幣的基本穩定。
在貿易順差每月達到大約250億美元的情況下，外匯儲備一直在急劇增長，而且多數只能從海外低息證券賺取相對較低的回報。隨著時間的推移，如果美元下跌，中國持有的外匯儲備將遭受巨大損失。
中國拒絕讓人民幣加速升值，這仍然令人費解。本幣升值將有助於抑制正在上揚的通貨膨脹和資金流入，並減少對出口商的激勵——這正是中國政府宣示的政策目標。
但由於謹慎（這是中國金融改革的代名詞之一）以及需要在一些大權在握的部委中達成共識，決策者仍無法放開手腳。此外，很多批評人士指出，總理溫家寶的軟弱也是原因之一。他似乎未能在金融和經濟政策上親自拍板決策。
中國正嘗試鼓勵資本外流，並建立了一個主權投資機構，希望在一部分外匯儲備上獲得更高的回報，但這兩項舉措目前都無法阻止外資的蜂擁流入。
總而言之，一個在外界看來強大得可怕的中國，在零距離觀察時，看上去則可能脆弱得可怕。
同樣，中國高層官員在採訪中表現出相似的信心與不安交織。在中國銀監會(CBRC)主席劉明康的主持下，中國大型國有銀行進行了劃時代的改革，但他表示：「它們的進步還處在非常初級的階段，有時還很表面化。」
中國的發展模式，以及政府為了改變它而做出的努力，也使得中國政府走上了一條可能與美歐發生碰撞的軌道。歐盟已取代美國，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今年對歐盟的出口增長率高出對美出口一倍。
今年中國的經常帳戶盈餘將達到12%，以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規模和重要性而言，這一水準聞所未聞。中國央行原副行長、中國建設銀行行長郭樹清表示，問題不在於經常專案盈餘所代表的外部失衡，而是「內部失衡」。
他表示：「雖然在幾個領域都存在低報現象，消費水準還是太低，特別是在教育、醫療和金融服務等其他方面。政府出資的公共服務規模太小，特別是與增長率相比。」如果美國經濟增長繼續放緩，世界上沒有幾個其他國家可以填補美國給世界經濟帶來的需求。如果中國不能填補需求缺口，一旦出現全球性低迷，其程度將更嚴重，時間也會更久。
但是，中國這艘超級油輪的轉向速度仍然慢得令人沮喪，這不僅僅是以其貿易夥伴的標準來衡量，即便以中國政府自己制訂的標準衡量也是如此。如果不加速改變政策，一場兇險的碰撞或許就在地平線上。
明日預告：馬丁·沃爾夫談中國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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